
. 马虎成

撒尔塔
:

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

—
也谈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 吓 )

在这篇文章的上部分中
,

我们 探讨了S a r t一词和中亚撒尔塔人的有关间题
。

在 这一 部

分中
,

重点谈谈中亚撒尔塔民族与我国甘肃东乡族的关系
。

对此
,

我们试从两个方面探讨
。

第一个方面
:
中亚撒尔塔人怎样到了甘肃?

对这个问题
,

学术界和东乡族的意见基本一致
,

认为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
,

一是与蒙古

军西征中亚后在今临夏
、

临挑
、

东乡地区的军事活动和屯兵有关 多 二是与安西王阿难答驻守

唐兀之地的军队有关 ; 三是与撒尔塔人来东乡地区传教有关
。

对前二个途径
,

目前研究得比

较充分
,

这里只补充有关的资料和新的分析
。

对传教这个途径
,

尽管有研究
,

但不充分
、

不

深入
,

这里拟作详细探讨
。

公元1 2 1 9年
,

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率师越 阿 拉亦 岭往征撒尔塔乌勒百姓 ¹ 。

柏朗嘉宾

在他的 《蒙古引记》 中也提到靴鞍人所征服的地 区有一个叫
“

撒尔塔
” ,

并把它与契丹
、

萨

拉森
、

木速弯
、

突厥弯等并列 ,
。

这说明
,

蒙古人确曾征服了撒尔塔民族
。

在西征过程中
,

蒙古军每陷一城
,

都要将当地人编入军籍
,

还征集当地人组成单独的军队
,

派蒙 古 将 官 监

督 »
。

但从中亚征集最多的
,

还是各种工匠和有找艺的人
。

在这些士兵和工匠中
,

当然包括大

¹ 道润梯 步简译新注 《蒙古秘史》
,

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
, 19 7 8年 n 月第 1 版

。

º 伙异
、

何高济译
:
《柏 朗嘉宾蒙古 引记

、

鲁布普光东引记》
,

中华书局 19 8 5年 1 月第

1 版
。

» 志费尼
:

《世界征服者史》 上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 8 0年 第 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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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撒尔塔人
,

因为他们是花刺子模的主要居民
。

成吉思汗
“
征撒尔塔乌勒百姓凡七年

” ¹ 。

于 1225年回师蒙古
,

次年又率大军南下进攻西夏
,

曾到过甘肃的挑
、

河
、

宁三洲
,

这些地方

在当时和以后成为蒙古军的屯兵和军事重地
,

蒙古军 曾在这里频繁活动
,

有很多中亚籍士兵和

工匠被 留在这里经营
,

蒙古军队和回回人在这里的屯垦是贯穿于整个元代的
。

这些都是学术

界公认的
。

这里所谓
“ 回回” ,

如上篇所分析
,

是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的通称
,

其中包

括大量撒尔塔人
。

因此
,

有很多撤尔塔人在临夏
、

临眺
、

东乡地区屯垦是肯定的
。

撒 尔塔人

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很发达
,

比蒙古人或其他民族更适合于 屯田
,

对此
,

蒙古人也是早己了

解的
。

所 以
,

蒙古人把撒尔塔人留在这里戍边
、

屯垦
、

牧养就毫不奇怪了
。

这些人在蒙古将官

的统治下
,

集中而居
,

开垦荒地
,

引水溉田
,

屯聚牧养
,

逐渐成为定居民
。

这是第一个来源
。

第二个来源与驻守唐兀之地的蒙古宗王阿难答有关
。

所谓唐兀之地
,

拉施特说是一个幅

员广阔的大国
,

居 民大多是木速弯 À 。

实际上
,

唐兀是 西 夏 的 别称
,

其地包括今宁夏全部

和陕西
、

甘肃的一部分
,

河州也在其境内
。

元朝建立后分封诸王
,

将唐兀之地分给安西王忙

哥刺
,

他死后由其子阿难答承袭
,

拥有乃父的军队和地盘
。

据 《史集》 载
,

阿难答幼时被托

付给一个名叫蔑黑帖儿
·

哈散
·

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穆斯林抚养
。

阿 难 答曾经 使依附于他

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阪依了伊斯兰教 » 。

我们推断
,

在阿难答的 那 支 军 队 中
,

原来

就有很多来 自中亚的穆斯林
,

如曾经抚养阿难答的那位穆斯林
,

是一个名叫 蔑 黑 帖 儿
·

阿

散的阿黑塔赤 (马夫)
,

他的原籍突厥斯坦
,

正是撒尔塔人活 动 的 地 方
。

另如 《史集》所

说
,

唐兀之地原本就有很多穆斯林
。

这些穆斯林是阿难答在军中推行伊斯兰教的依靠力量
。

在这些穆斯林中
,

肯定有不少撒尔塔人
。

以后阿难答因参与夺权斗争被杀
,

其部属与元中央

政府矛盾激化
,

曾派兵数次征伐
。

直至元文宗时
,

阿难答的儿子月鲁
·

帖木儿还与
“畏兀僧

玉你达八的刺板 的
”
等

“
谋不轨

” ¼
。

所谓
“
畏兀僧

” ,

无疑是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阿旬
,

这也说明阿难答的部属与新疆乃至中亚的穆斯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表明他 们 之 间存 在着

某种亲密关系
,

抑或是渊源关系
。

在阿难答死后
,

除了零星记载外
,

他的军队似 乎 去 向 不

明
。

学术界普遍认为
,

阿难答军队中的中亚籍士兵和工匠以及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士

兵
,

为了逃避征伐
,

免遭屠戮
,

可能逃到了东乡地区
,

东乡四面环水
、

偏僻闭塞
、

山高沟深

的自然环境是他们避风的安全港湾
。

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

笔者还以为
,

除了东乡地区的

特殊地理环境有利于他们生存外
,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

就是这里还有成吉思汗时期留下的

撒尔塔 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
,

他们信仰相同
,

风习相近
,

有共同生活的基础
。

这

也是吸引阿难答军队中那些中亚籍士兵和工匠的重要因素
。

第三个来源与中亚撒尔塔人来东乡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有关
。

在东乡族中
,

关于他们的祖

先是来自阿拉伯
、

波斯
、

西域的传说很多
,

认为这些人来 自东乡主要是从事传教活动
。

经分

析
,

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传说比较可靠
,

可以作为撒尔塔人来东乡的佐证
。

一是关于哈木则的传说
。

这个传说认为
,

在明初
,

有一个撒尔塔人名叫哈木则 巴巴 ( 巴

巴
,

阿拉伯语
,

意为伊斯兰教士 )
,

率领四十个传教者来甘肃临夏一带传教
。

他们先到与东

¹ 见前注 《蒙古秘史》

º 〔波斯〕拉施特
: 《史集》 第二卷

,

商务印书馆19 8 5年 7 月第1版
。

» 见前注 《史集》 第二卷
。

¼见 《元 史》 卷三十六
,

中华书局标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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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毗邻的和政东南门外河坝 (现有拱北遗址) 举行祈祷仪式
,

尔后到东乡阿玛萨 (今达板乡

境内)
,

约定四十个人分开到各地传教
。

他们分别的地点
,

一说为大树一带
,

一说在阿玛萨
。

在今大树乡境内有一个名叫
“朵孕叉

”
的地方

,

意为
“
分别

” 、 “
分散

” ,

据 说 是 为 了纪

念这件事而取的
。

他们分开后
,

哈木则来到龙家兀拉 (兀拉
,

东乡语
,

意为 “山 ” ,

龙家兀

拉在那勒索
、

坪庄二乡境内)
,

在此修建了清真寺
,

作为传教基地
。

现民间流传着
“
先有大

礼拜寺
,

后有河州城” 的传说
,

这里的大礼拜寺
,

即指哈木则修的这座寺
。

现在龙家兀拉下

有一
“
麦池光

” ,

汉译作
“
寺沟

” ,

据说也是为了纪念这座寺的建成而命名的
。

哈木则亡故

后葬于龙家兀拉的一条岭上
,

这条岭以他的名字命名
,

叫哈木则奴隆 (奴隆
,

东乡语
,

即 “山

岭
” )

,

还在他的墓地修建了拱北 (现有遗址)
,

现经常有人前往觑渴
,

以示纪念
。

与上述传说相关的情况有
:

第一
,

传说中认为哈木则是个撒尔塔人
,

有非凡的本领
,

精

通阿拉伯
、

波斯文
,

能讲中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

第二
,

他在东乡定居成家
,

生了五个儿子
,

他们后来被分为五个房头 ; 今东乡纳纶光为第一房头 ; 高山乡的萨勒
、

石拉起分别为二
、

三

房头 ; 大礼拜寺为第四房头 ; 今临眺县红旗乡富业土
、

楚布拉光为第五房头 (后迁走 )
。

上

述一些地方的东乡族至今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哈木则 巴巴
。

第三
,

据调查
,

传说中的四十位传

教者 中
,

有十五位埋在东乡地区
:

哈木则在哈木则奴隆
,

胡康士在峡 口
,

哈散在盘子光
,

比

俩里在葡萄兀拉
,

孕勒在七个湾
,

阿哈麦德在郭尼光
,

昂巴斯在沙沟门
,

以斯俩给在科妥兀

拉
,

哲俩来依里在西眉 山
,

阿里阿塔在宝碌磷山
,

哲里在双拱北
,

穆乎引地尼在凤凰山
,

依

玛目在杂达兀拉
,

达吾德在赤干坪
,

格板的在红山根
。

这些人名和埋葬地点都有一致的传说
,

并在其墓地修有拱北
。

第四
,

这些传教者携带的
“
色者勒

” (凭据 )
、

手抄 《古兰经》
、

竹

筒等物据说还完整地保存在一民户家中 (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

第五
,

笔者于 1 9 8 6年去新疆

莎车县考察伊斯兰教教派情况时
,

了解到此处有个麻札 (墓地 )叫
“
乞里坦麻札

” ,

也叫
“七

个穆罕默德麻札
” 。 “

乞里坦
”
在维语中是

“四十
”
的意思

,

与该麻札的来历有关
。

据麻札

看守者介绍
,

关于这个麻札的来历
,

在一本名叫 《路巴布里艾黑 巴尔》 的维文资料和另一本

波斯文资料中均有详细记载
。

据载
,

在希古莱历8 50 年 (公元 1 4 4 6年
,

明英宗正统 十年 )
,

从依拉提地方来了四十个苏非派传教士
,

到新疆叶尔羌(东乡族称
“
亚勒岗

” ,

即今莎车县 )

从事苏非派的宗教功修
。

他们出发时
,

老师给 了一个竹杖
,

吩咐他们在这个竹杖能够发芽的

地方停下来
。

他们走到叶尔羌
,

在此埋下竹杖
,

果然发芽了
,

于是就留在了这里
。

以后这个

地方就取名
“乞里坦

” 。

后来
,

他们中的七位亡于此地
,

葬在乞里坦
。

因为这七个人的名字

前面都有一个穆罕默德
,

所以该麻札也叫
“七个穆罕默德麻札 ,

。

这七 人 去 世后
,

其 他人

就到了甘肃
、

宁夏一带
。

笔者认为
,

这两个传说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

可 以初步认定
,

哈木

则等人就是到新疆叶尔羌传播苏非教义的四十位传教者
,

因为两个传说时间上大体一致
,

都

是明初 ; 人数上相等
,

都是四十位 (来东乡的可能是三十三位
,

为了纪念去世的同伴
,

说成

是四十位也不足为奇 ) ;
都有关于竹制器具的说法

,

只不过一个是竹杖
,

一个是竹筒
。

更具

有说服力的是
,

如上所述
,

文献资料证明
,

去新疆传播苏非派教义的四十位传教士以后到了

甘肃
、

宁夏
,

两相印证
,

足可说明关于哈木则等人来东乡传教的传说是可信的
,

并非捕风捉

影
,

虚构而成
。

关于这个传说还有一种说法
。

据马瓦札(自称系东乡
、

族 自治县坪庄乡韩则岭拱北当家人 )

最近在一封申请书中写到
:

我的祖先名叫哈木则巴巴
,

是古阿拉伯人
。

他是精通古代阿语
、

波斯语的大阿旬
。

由于这里信众的邀请
,

于元朝中期
,

即约公元 1 3 5 0年左右
,

率领五个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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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万里
,

翻山越岭
,

从沙特阿拉伯经新疆到达甘肃东乡地方传教
。

初到后
,

他云游兰州
、

临夏
、

东乡
、

榆中传教
。

后来根据当时穆斯林居住分散
、

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
,

他本人同二

儿子定居东乡韩则岭地方
,

现有后代约 200 户
、

10 0 0多人 ; 大儿子到东乡萨勒定居
,

现 有 后

代约 1 0 0 0户左右
, 5 0 0 0多人 , 三儿子到东乡县那楞沟定居

,

现有后代约 2 00 多户
, 8 50 多人

;

四儿子到达板红吉桥定居
,

现后代失散 ; 五儿子到榆中县马坡窑庄定居
,

后代在同治年后失

散
,

部分现居广河县五户川和干坪沟一带
,

约 2 00 多人
。

这个说法与前一个说有相同之处
,

也

有不 同
,

主要是哈木则的原住地
、

来中 国 的 时 间和人数
。

关于时间和人数
,

由于传说年代

久远
,

且是 口头相传
,

出现一些错讹是难免的
。

认为哈木则是阿拉伯人
,

有追求 正 统 的 心

理因素
,

也有地理概念不清 的问题
,

如铭筑是从沙特阿拉伯来的
,

而当时根本没有这个地名
。

但也不排除哈木则是古阿拉伯人的可能性
。

对于两种说法不一致的地方
,

留待 以后进一步查

证
。

这里暂以前一种说法为主
。

二是关于阿里阿答的传说
。

这个传说认为
,

在很早以前
,

从撒尔塔地方来了八个
“
赛义

德
” (意为主人

、

首领
,

是伊斯兰教对通过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阿里传下的后裔的专称)
,

其中有个叫阿里阿答的
,

来到东乡的 卜隆固定居下来
。

他逝世后
,

埋葬在今达板乡的赛罕坪

上
。

卜隆固村的东乡族至今认为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
。

我们根据上述传说初步推断
,

来东乡地区的哈木则等人是中亚撒尔塔人
,

他们是经新疆

来东乡地区的穆斯林中传播苏非教义的
,

以后定居于此
,

子孙繁衍至今
。

这说明
,

元末明初

在东乡地区是有穆斯林的
,

而且他们就是中亚的撒尔塔人
。

首先
,

传说认为哈木则就是撒尔

塔人
,

并且通晓中亚好几种语言
,

如果不在中亚生活
,

做到这一点是比较 困难的
。

第二
,

这些人是苏非派传教士
。

在上述关于乞里坦麻札的传说中认为他们是苏非派
,

东

乡族苏非派各门宦的穆斯林对这些人的拱北非常崇敬
,

可以说明他们是苏非派传教士
。

历史

上
,

苏非派有觅地静修或传教的习惯
,

所以很多地方都留有他们传教的足迹
,

清初以来
,

阿

拉伯
、

中亚一带的传教士经常在我国西北地区传播苏非教义就是一个明证
。

中亚是苏非派的

故乡和大本营
,

尤其在十四世纪末
,

蒙古族后裔帖木儿建 立 了 强 大 的 帖 木 儿 帝 国
,

定

伊斯兰教为国教
,

聘请苏非派神学家为其国师
,

使苏非派在中亚 得 到 迅 速 发展
。

十 五世

纪
,

苏非派又在中亚乌孜别克王朝取得统治地位
。

而且 到 十 五 世 纪 后
, “ ‘

赛 格里埃
,

(即哲赫忍耶
,

中亚苏非派的一个教团) 教派在萨尔特 人 中就 传 播 的 很广
” ¹

。

苏非派

在上述地方取得统治地位后
,

为 了宣传其教义
,

有可能派遣传教士 往 各地 传 教
,

与 其 毗

邻的新疆
、

甘肃
、

宁夏
、

青海地区 自不例外
。

从地理位置上讲
,

甘肃通 过 新疆 与 中亚 相

接
,

来往至为便利
。

在蒙古人西征中亚后
,

这条商道完全洞开
,

到 中 国 之
“不 知 名 之 商

贾教士
,

尚不知凡几也
” º 。

从时间上看
,

苏非派在中亚取得统治地位与哈木则等 人 来 东

乡地区正好相衔接
,

而且当时的甘肃已经成为中国穆斯林的重要聚居区
,

他们来这里传教便

不足为怪 了
。

而且正因为如此
,

与其说他们是来传播伊斯兰教
,

倒不如说是到中国的穆斯林

中传播苏非教义更为确切
。

第三
,

到甘肃后
,

按理应该在穆斯林最多的河西一带停留
,

但他

们却到了地理位置偏僻的东乡
,

看来这是不合常理的
,

实际上大有道理
。

我们推断
,

他们可能

¹ 〔俄〕尼
.

维
·

鲍 戈亚大连斯基
:
《长城以外的中国西部地区》

,

转 引自陈国光 《新

疆伊斯兰教 史上的伊斯哈克邓》
,

载

º 曾问吾 : 《中国经营西域史》

《世界宗教研究》 19 87年第 1 期
。

新疆维吾 尔自治 区地方志总编 室19 8 6年重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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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了解到东乡地区有中亚的撒尔塔人
,
与他们同乡同族

,
风习相同

,

语言相通
,
传教也更

为便利
,

于是他们纷纷到东乡传教并定居
,

不复回首故国了
。

来东乡地区的中亚撒尔塔人
,
还有一个渠道

,

就是通过经商来东乡定居
。

关于这一点
,

我们还缺乏有力证据
,

故不详述
。

第二个方面
:

中亚撒尔塔人与东乡族有什么相同之处 ?

1
.

民族自称
。

民族的自称是一个民族族源和历史的客观反映
,

对于研究其族源具有重要

的意义
, 也是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

。

东乡族自称
“
撒尔塔

” ,
这表明

,

在东乡族的来源和形

成过程中
,

撒尔塔人是占了主要地位的
。

但对这一 自称
,

无论是在解放后的民族识别中
,
还

是在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中
,

都没有引起注意 (只有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
,

本民族学者才首

次把这一 自称同族源联系起来作了考察)
,

以致于使这一术语作为民族名称的意义消失了
。

具有戏剧性的是
,

外国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词
。

如N
·

鲍培在 1 9 5 5年出版的 《阿尔泰语言学

引论》 中说
: “

散塔语使用于中国的甘肃省
,

更确切些说
,

K ao 五
。
高河 (导河

,

即今临夏市 )

以东
。

有些作者称这个语言为东乡语
,

但这是不很确切的
。 ” ¹ 虽然作者以后作了更正

,
认

为还是把散塔语称为东乡语更合适
,

但这是因为我国民族学界的失误造成的
。

又如比利时天

主教传教士田清波 ( F a th e r A n 一 to iu 。M e s t a e r t ) 在 《在甘肃西部蒙古的土族方言》 ( 19 46

年海牙第 2 版) 的序言中回忆说
,

他于 19 19年在鄂尔多斯南部的博如 布 日嘎苏遇见马 鸿 宾

将军的军队的几名原籍为导河的伊斯兰教徒时
,

他们 自称是散塔人
,

称 自己的语言为散塔语

(S ar ta K el e ) º 。
《大英百科全书》 也称东乡语为

“
桑塔语

” » 。

这里所说的
“
散塔

” 、

“
桑塔

” ,

是S a r t a 的音转
,

这种音转现象在东乡语中是常见的
,

而且在不 同地区有不 同 的变

化
。

因此
,

我们认为S ar ta 变成
“
散塔

”
或

“
桑塔

” ,
是东乡语儿百年来同多种语言交 流 而

产生的语音上的变异现象
,

其词根仍为S a r t
。

东乡族不仅自称撒尔塔
,

而且把它看得很神圣
、

很贵重
。

如在起誓时不轻易说
“
敝撒尔塔

乃赌也
” (即 “我 以撒尔塔的名义起誓

” ) ,

因为这句誓言被看作是本民族最神圣的誓言
,

只有在正式场合和关系重大的问题时才能使用
。

众所周知
,

穆斯林的一个主要誓词是
“我 以

真主的名义起誓
” ,

但信仰虔诚的东乡族舍此而用撒尔塔
,

表明它在东乡族的精神生活中占

有重要位置
。

在东乡族中
,

撒尔塔不仅仅是 民族的自称
,

有时也用来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
,

这与人们把中亚撒尔塔理解为
“
伊斯兰教徒

”
是一样的

,

表明这个术语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十

分密切
。

撒尔塔在当作这个意义使用时
,

主要针对回族
、

保安族
、

撒拉族
,

这是很有意义的
。

我们以为
,

这大概是东乡族与这些民族毗邻而居
,

关系融洽
,

加上信仰的关系
,

久而久之
,

把他们也看作自己的同族人 了
,

是以用撒尔塔来称呼他们
。

为什么东乡族自称撒尔塔
,

把撒尔塔看得很神圣呢 ? 道理很简单
。

中亚撒尔塔民族在蒙

古人的打击下一撅不振
,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蒙古军队强征入伍
,

被迫离乡背井
,

来到遥远

的东乡地区
,

为 了保持民族本色
,

不致使后人对自己民族的来源一无所知
,

所以即使在他们

¹ 转 引自日 本采林均
:

《< “东 乡语词汇 ”

集》
,

甘肃民族 出版社 19 8 8年 12 月第 1 版
。

º 见前注 日本采林均文
。

» 转 引自马国良
、

刘照雄 : 《东乡语研究》

蒙古书面语词索引 > 序言》
,

载 《东乡语论

载 《东乡语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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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的民族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的情况下
,

也念念不忘民族自称
,

一代一代传了下米
。

这

充分说明
,

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
。

2
.

民族语言
。

语言是构成 民族诸要素 中最稳定
、

变化最慢的一个特征
,

它对于民族识别

和族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现代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

一个时期以来
,

一些研究者

据此认为在东乡族形成过程中
,

蒙古族起了主要作用
。

对此
,

我们不敢苟同
。

首先
,

民族语

言固然是 民族的重要特征
,

但不是 唯一的特征 , 语言和 民族固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

但毕竟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它们之间绝非整齐对应的关系
。

所以
,

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断定一个

民族的来源显然是不全面的
,

也是不科学的
。

只有在考虑到各种因素
,

辅之以多种材料的情

况下
,

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

其次
,

现代东乡语固然属蒙古语族语言
,

与同语族语言相比较

有共同之处
,

但也有不少特点
。

综合语言学家们的观点
,

这些特点主要是
:
在语言方面

,

元

音比蒙古语多uJ
、

二 ,

是卷舌音
,

且没有长短的对立 多 辅音多 G
、

h
、

气
、

K
。

在语音方面还与

突厥语有许多相同之处
,

如多小舌音和喉音
,

这是突厥语的特点¹
。

此外
,

东乡语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有很多借词
,

约占东乡语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

除汉语借词外
,

还有一部分借自突厥

语
、

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

这些借词不尽是宗教用语
,

其中很多是 日常生活用语
,

特别是突厥

语借词更是如此
。

蒙古语学者一般认为
,

在蒙古书面语中保留了一些突厥语借词
,

这是不足

为怪的
,

但东乡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与蒙古语的突厥语借词 有 所不 同
,

如
“
杏

” 、 “
鼠

” 、

“
墙

” 、 “
麻

” 、 “石” 、 “
城镇 (集市 ) ” 、 “

雾
” 、 “

榔头
” 、 “

筷子
”
等

。

有的学者

认为
,

这些突厥语借词不是近几十年内借入的
,

而是较早期就借用了
。

这些借词的情况表明
,

东乡族与操突厥语的民族很早就有过密切交往 º 。

一些语言研究者更进一步指出
,

突厥语
、

波斯语
、

阿拉伯语借词
,

在东乡语中是底层语言
,

即这些借词实际上是东乡族原来的语言中

保留下来的词汇 »
。

一些学者还认为
,

东乡族的先民原来操突厥语
,

后逐渐转用蒙古语族语

言
,

所 以其语言中较之同语族语言有较多的突厥语借词¼
。

从这些论述看
,

东乡族先民是操

突厥语而非蒙古语的民族
,

这与中亚撒尔塔人是突厥语系的民族的观点也相吻合
。

因此
,

从

语言学的角度分析
,

也只能得出东乡族先民是撒尔塔人的结论
。

至于东乡语中的波斯
、

阿拉

伯语借词
,

一部分是宗教用语
,

另一部分也是中亚撒尔塔人曾借用的词汇
,

以后也被保留下

来
。

第三
,

既然东乡族先民是操突厥语的中亚撒尔塔人
,

为什么后来又采用了蒙古语族语言

呢 ? 这大概是由东乡族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

元朝是蒙古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封建王朝
,

蒙古族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
,

反映在语言上
,

蒙古语是官方的和通用的语言
,

特别是在蒙

古军中和屯戍区更是如此
。

被掳而来的中亚撒尔塔人和其他民族的士兵
、

工匠
,

其主要任务

是为蒙古军服务
,

即使由他们单独组成的军队
,

也 由蒙古将官统帅
。

他们要接受蒙古将领的

指挥
,

与他们打交道
,

不学会蒙古语是很难想象的
。

同时
,

由于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

把

境内的各民族分为四等
,

蒙古族为一等人
,

为了争取政治上
、

经济上的平等和特权地位
,

一

些人便学习蒙古语
,

假冒蒙古人
,

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地方都曾发生
,

引起元朝政府的注意
。

¹ 李克郁
:

《浅析东乡族和裕固族的民族名称》
,

载 《青海 民族学会学术论文选样》 第

二辑
。

º 布和
:

《东乡语词汇初探》
,

载 《东乡语论集》
。

» 见 《东 乡族 自治县概况》
,

甘肃民族 出版社
, 19 8 8年

。

¼ 见前注 李克郁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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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当时的中亚撒尔塔人学习蒙古语也不足为奇
。

另外
,

现代东乡语与 《蒙古秘史》 中使

用的蒙古语更为相似
,

这表明中亚撒尔塔人使用的是十四世纪以前的古蒙古语
,

以后没有与

周 围的蒙古族发生过关系
。

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

这说明
,

东乡族先民不是蒙古族
。

我

们推断
,

那些学会蒙古语的撒尔塔人在偏僻的东乡地区居住
,

与蒙古族没有任何来往
,

所以

保留了古蒙古语的一些特征
。

由于他们只学会了蒙古语而没学会蒙古文字
,

其语言也没有较

大发展
,

这也是为什么东乡语中有很多汉语借词的一个主要原因
。

3
.

地理名称
。

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

同样包含着历史
,

而且因其在词汇中具有

较大的稳定性
,

故常常能反映真实的历史
。

东乡族居住地主要有两类地名与其族源有乡荡 一

类是奇僻的
、

在东乡语中又没有任何意义的地名 , 一类是表示屯垦牧养的地名
。

这两类地名

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撒尔塔人由蒙古族将领统率在此屯垦戍边的历史真实
。

在东乡族居住区有很多奇怪的地名
,

如伯勒克
、

考勒
、

毛毛
、

苏麦图
、

科妥
、

楚布拉
、

赤孜拉兀
、

苏马赤
、

乌麦斯
、

郭罗青
、

塔拉兀
、

布楞光
、

夫格青
、

哈卡叉
、

呼拉黑
,

等等
。

东乡人常常为此而感到困惑
,

因为在现代东乡语中这些地名没有任何意义
。

为了解开这个谜
,

有人作了考证
,

认为这些地名很多都与中亚的一些地名相对应
。

如
:

喷赤河 (Pa nj a ,

在 锡

尔河下游 ) 本支光 (在东乡)
,

阿里玛图 (A li m at u ,

在伊塞湖北)
—

阿里麻图(在东乡 )
,

乌浒水 (U h u ,

阿姆河别称)
—乌户 (在东乡)

,

薛合里 (Z hcli t y ,

在四儿武斯坦 )

—
者合里 (在东乡)

,

撒里普勒 (Sar 知al e ,

在布哈拉和萨马尔罕之间)
—萨勒 (在东乡)

,

塔巴兰 (T ab ar an
,

在塔巴兰县)
—达巴拉 (在东乡 )

,

千土 (K an tu) 城 (在毡的附近 )

—
干土光 (在东乡)

,

纳伦 (N a r u : ) 河 (在吉尔吉斯境内)
—纳伦光 (在东乡)

,

孔

格勒 (K o n g ur
。。 ,

在乌孜别克境内
,

即康里)
—坑格勒 (在东乡 )

,

呼罗珊 (K hor
o s a n ,

在阿姆河西南)
—胡拉杜 (在东乡 ) ¹

。

笔者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

马松 般说
,

撒 尔塔 人
“
所至之地带以原驻地名名之

” Á 。

既然撒尔塔人有这个习 惯
,

这就完全有可能了
。

其中如

阿里麻图这个地名
,

可 以断定就是撒尔塔人带来的中亚地名
。

据 《元史》记载
: “
也罕的斤

,

匣刺鲁 (哈刺鲁
、

葛逻禄 ) 人
。

祖匣答尔密立以斡思坚国 (费尔干那附近的小城) 哈刺鲁军

三千来归于太祖
,

又献牛
、

羊
、

马以万计
。

以千户从征回回诸国
,

又从睿宗及折别儿谕降河

西诸城
,

后从攻临姚死焉
。 ” » 1211年当蒙古军出现在七河北部时

,

该地区的伊斯兰教统治

者哈刺鲁的阿尔斯兰汗归顺成吉思汗
,

成吉思汗
“

降旨称他为阿儿思兰—撒儿塔黑台
”¼ ,

张星娘日
:
撒尔塔犹言大食也½

。

此不确
。

实际上
, sar ta g ta i即 “

撒尔塔民族的人
” 。

蒙古

人在表示某一人的所属 民族时
,

往往在民族名称后加一
“ ta i音

。

阿 尔思兰汗归 降 后
,

其 军

队曾像回鹊军队一样
,

参加了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的战争
。

十三世纪初
,

哈刺鲁的另一部分驻

于阿里麻里
,

以后也归降成吉思汗
,

他们可能被分配到匣答尔密立属下
。

以后随成吉思汗南

攻西下
,

到达今临挑后死于此地
,

其属下部分人有可能留驻这一带
,

并以原驻地名名之
,

取

名阿里麻土
。

关于阿里麻土
,

马通先生说此地名与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有关系
,

阿里

¹ 马志 勇: 《 “
撒尔塔

” 与东乡族族源》
,

载 《西北 民族学院学报》 19 8 3年第 1 期
。

º 马松铃 : 《现代之新疆 民族》
,

载 《民族学研究集刊》 1935年 3 卷 9 期
。

» 《元 史》 卷一三三
。

¼ 《史集》 第一卷
。

@ 张星琅编 注 : 《中西 交通史料汇编》
,
中华书局 19 7 8年 9 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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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土人在追根溯源时
,

说他们的先祖是从阿拉木图被签发来的
,

落居东乡后
,
仍以老家之名

命名¹ 。

不知此说本何
,

暂存疑
。

葛逻禄 (哈刺鲁) 是突厥之一部
,

在今东乡地区有个叫哈

刺路赤的地名与之对应
。

在东乡语中
,

哈刺路是地名
, “

赤
”
是附加词

,

以后演变为哈刺路

赤
。

所以这个词可以理解为
“
哈刺路的

” ,

也可 以理解为
“
哈刺路

” 。

这个地名有可能是 以

前哈刺鲁人 居 住 的 地方
。

除了前述匣答尔密立到过东乡族居住的地方外
,

另有一支葛逻禄

人也到过东乡附近地带
,

如塔不台率领的哈刺鲁军队结束了成吉思汗对金的战争后
, “

由河

西
、

陇右入关陕
” ,

而且在元朝时
,

大批哈刺鲁人入中国定居º ,

其中一部分定居于战略要

地的东乡地 区也在情理之中
。

和中亚撒尔塔人一样
,

东乡族也有走到哪里就把原住地名带到

那里的习惯
,

如东乡地区有六个名叫
“
萨勒

,,
的地名

,

考其渊源
,

都是高山乡萨勒村人
。

这

说明
,

此类地名就是中亚撒尔塔人带来的
,

是中亚地名在东乡地区的移置
。

还有一些地名的

念法与突厥语语音特征相近或相似
,

有可能是撒尔塔人用突厥语起的
,

由于语音的变化
,

现
.

在的东乡族已不知它们的意思了
。

在东乡族居住区
,

还有很多地名与手工业和镇戍
、

屯垦
、

牧养有关
。

与手工业有关的地

名如
:
免古赤 (银匠 ) 、

托木赤 (铁匠 )
、

依哈赤 (碗匠 )
、

阿篓赤 (编织匠 )
、

阿拉素池

(皮革匠)
、

坎池赤 (麻匠 ) 等
。

这些地名都分布在东乡南北二岭上
。

一个地方如此均匀集

中地分布着以同一行业性质命名的地名
,

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

而是有意安排的
。

我们推断
,

这些地方可能就是蒙古人安排撒尔塔工匠的地方
,

这些地名就是这么来的
。

表示镇守的地名

如
:
达鲁花臣

、

巴素赤
、

沙黑赤等
,

分别是蒙古语
、

突厥语和波斯语
,

都是
“
镇守官

” 、 “
镇

守者
”
的意思

。

毫无疑问
,

它们是以官职名命名的
,

而且从三种语言命名官职看
,

表明东乡

地区的镇守者可能是操突厥语的撒尔塔人以及波斯人
。

达鲁花赤是元朝官职
,

此职一般由蒙古

人充任
,

在缺乏蒙古人时
,

允许
“
有根脚

” (l’丁第高贵) 的色 目人担任 » ,

回回人忽撒马了

就曾经担任过甘肃
、

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¼
。

由此推断
,

设在东乡地区的达鲁花赤可

能是个撒尔塔人
,

他的任务是管理工匠和屯田事务等
。

他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难答任命

的
。

与屯垦有关的地名如屯地
、

屯田
、

新屯地等
,

在考勒乡就有三个叫
“ 屯田”

的地名
。

这

些地名表明
,

蒙古军确曾在此从事过屯田活动
。

与牧养有关的地名如郭尼光 (羊沟)
、

夫格

光 (牛沟) 等
。

东乡地区有一首花儿唱到
: “

金山银山的八宝山
,

勒子们 占下了草山
。 ”

这

表明
,

蒙古人在东乡地区占下草山从事牧养
,

而兀拉阿臣 (牧养人) 皆由撒尔塔人担任
,

所

以歌词 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

如果东乡族是蒙古人为主形成的
,

他们是不会把
“
鞋

子
”
这个诬称强加于 自己的

。

还有一些地名与元朝的制度有关
,

如
: “

他木赤
” ,

这是
“
探

马赤
” 的对音

。

探马赤是蒙古兵制
,

是 由各部族组成的军队
,

主要任务是充当先锋
,

所谓
“
上

马则备战斗
,

下马则屯聚牧养
” ,

故也可作
“
镇戍官

”
用¾

。

这个地名表明蒙古军确曾在东

¹ 马通
:

《今 日苏联的东干族—
访 问吉尔吉斯加盟共和 国散记》

,

载《甘肃民族研完》

19 9 1年 第 3 期

º 陈高华
:
《元代的哈利香人》

,

载 《西和民族研究》 19 8 8年 第 1期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中国历 史
.

元史》 单行本
,

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 9 8 5午 4 月第

1 版
。

¼ 《元 史
,

世祖本纪》
。

¾引自 《蒙古秘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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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屯聚镇戍过
。

又如在东乡黄河古渡口有一个叫
“
扎木赤

,,
的地方

,

道润梯布说《蒙古秘史》

中的扎木赤即站户 ¹ ,

站户即司骚者
,

掌管骚传的人
。

所以东乡的这个扎木赤为蒙古军设立

的绎站 (可能是水站 ) 无疑
。

还有兀刺阿赤
、

八拉臣
、

哈刺赤等地名
,

分别是
“
管释马的人

” 、

“
管财物的人

” 、 “
释站上设置的守卫

”
的意思 º 。

从以上地名的分析中我们认为
,

东乡地区

曾经是蒙古军的一个重要屯戍点
,

在蒙古或撒尔塔达鲁花赤的统领下
,

大批的撒尔塔士兵在

这里为蒙古人屯垦
、

戍边
、

牧养
,

而撒尔塔工匠则随军服务
。

在屯戍军中还设了八拉臣
,

专

门管理财物
,

提供后勤保障
。

蒙古军还在这里设了释站
,

并配备了必要的守卫和管理骚马的

人
。

东乡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 印证了这个假说
。

东乡地区几乎是四面环水
,

中间隆起
,

居

高临下
,

攻守自如
,

进可 以攻吐蕃
,

退可 以进 中原
,

是扼制中西交通的咽喉地带
,

军事位置

很有利
,

且境内川源地带土质肥沃
,

灌溉便利
,

山区水草丰美
,

是镇守戍边
、

屯聚牧养的好

地方
,

因此把这里作为重要的屯戍点是完全可能的
。

4
.

遗传特征
。

对于东乡族是否在遗传特征上与中亚撒尔塔人有联系
,

可 以从两方面推断
。

一是从分析东乡族的A B O血型分布和遗传距离入手
,

二是研究其体质的外部特征
,

从体质人

类学的角度探讨族源问题
。

血型在种族起源和迁徙等人种学方面的研究中有重要价值
。

把血型作为研究对象
,

并采

用计算遗传距离的方法
,

借以判断历史上的民族亲缘关系
,

是 人类学家正在尝试使用的一种

新的方法的一部分
,

林耀华先生认为
,

这种方法是从生物学上解释人类进化中出现的各种变

异情况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
,

但采用这种方法时
,

应尽可能的采用各种证据 » 。

我们把这

种方法引入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中
,

对于确定我们东乡族是以中亚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观点
,

也是很有意义的
。

这些年来
,

在东乡族和有关民族血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

这对我

们是个极大的帮助
。

我们先将有关成果列表于下¼
。

另外
,

刘桂枝同志通过调查有关民族的

A B O血型
,

并 参照 有 关医学文献报导的部分民族A BO血型调查资料
,

对西北七个 民 族的

A B O血型分布点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对比分析
,

计算 出他们的遗传距离
,

为我们的 研 究 提

供了科学依据
,

我们将他的计算结果也一并列出
。

然后再辅之 以其他材料加以研究
。

根据刘桂枝同志对西北七个民族遗传距离的计算结果
,

东乡族与有关民族遗传距离的排

列顺序是
:

维吾尔族与东乡族
: O

·

0 0 0 6

维吾尔族与保安族
: 0

.

0 018
-

东乡族与保安族
:

。
.

0 030
.

汉族与东乡族
: 0. 0 0 98

蒙古族与维吾尔族
: o

·

0 134

蒙古族与东乡族
: 0. 0 18 2

¹ º 参见 《蒙古秘史》
。

À 林耀华主编 : 《民族学通论》
,

中央民族学院 出版社 19 9 0年 2 月第 1 版
。

¼此表主要根据两个材料编 制 : a
.

刘桂枝
:

《西湘地 区七个民族A B O血型分布 特 点 及

分析》
,

载 《西湘 民族学院 自然科学学报》 第n 卷第 1期
, 19 9 。; b

.

徐眠等
: 《甘肃 东乡保

安裕 固三个民族的A B O血型分布》
,

载 《人 类学学报》 第4 卷 第 4 期
,

科 学出版社 19 8 1年

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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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与有关民族 AB O血型统计表

序序序 民民 人人 地地 血 型 (% ))) 基 因 频 率率 民族族 频数顺序序

号号号 族族 数数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指数数数AAAAAAAAAAAAA BBB OOO A BBB rrr PPP qqqqqqq

11111 东乡乡 5 1 222 甘肃肃 3 2
.

4 222 3 5
.

9 444 2 0
.

9 000 1 0
.

7 444 0
.

4 7 7 222 0
.

2 4 9 444 0
.

2 7 3 444 0
.

9 222 B > A > OOO

22222 维吾 尔尔 1 0 1 777 新疆疆 2 9
.

555 3 3
.

2 333 2 4
.

6 999 1 2
.

5 888 0
.

4 9 7 111 0
.

2 3 9 000 0
.

2 6 3 999 0
.

9 888 B > A > OOO

33333 蒙古古 1 5 666 西北北 2 3
.

7 222 3 1
.

4 111 3 7
.

888 7
.

6 999 0
.

6 0 8 666 0
.

17 1 888 0
.

2 1 9 666 0
.

8 000 O > B > AAA

333一 111 蒙古古古 甘肃肃 2 8
.

7 444 2 5
.

7 555 3 7
.

7 3333333333333 O > A > BBB

44444 回回回 甘 肃肃 2 5
.

3 888 3 3
.

0 888 3 7
.

6 9999999999999 O > B > AAA

55555 汉汉汉 甘肃肃 2 7
.

1 333 3 0
.

9 000 3 2
.

5 2222222222222 甲甲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 B > AAA

66666 藏藏 1 0 1 777
.

甘肃肃 2 4
.

0 999 3 0
.

3 888 3 8
.

3 555 7
.

1 888 0
.

6 1 9 222 0
.

2 0 988888 0
.

8 333 O > B > AAA

(((((((((甘南)))))))))))))))))))))

藏族与东乡族
: O

·

。2 0 8

东乡族与裕固族
:

0
.

0 3 78 ¹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
:

第一
,

东乡族与维吾尔族的A B O血型分布特点完 全 一 致
,

频

数顺序同是 B > A > O , B型最高
, O型最低

,

民族指数均 < 1 ,

遗传距离最近
。

因为人类 血

型是 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遗传的
,

并且不因环境而改变
,

所以上述结果充分表明
,

东乡族与维

吾尔族有亲缘关系
。

第二
,

据文献报导
,

宁夏回 族 也是 B型 高 的 民 族
,

其 q基 因 频 率 为

0
.

25 30 公 ,

与东乡族接近
。

这与历史记载和我们的推断相吻合
,

因为他们同是以中亚人为主

形成的
。

但东乡族与甘肃回族的A B O血型分布不一致
,

这可能是因为甘肃回族在形 成 和 发

展过程中
,

更多地吸收了汉族和藏族的成份
,

致使基因交流
,

形成了O > B > A 的血型分 布
,

这与历史记载也是较为吻合的
。

第三
,

与汉
、

蒙古
、

藏
、

裕固族相比
,

东乡族与保安族的遗

传距离较近
,

这也与史实相符
。

据研究
,

保安族是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色 目人为主形成的» 。

所谓色目人
,

是元代对中亚各民族的统称
。

这与东乡族的来源基本一致
。

第四
,

很长时期以

来
,

有些同志认为东乡族是以蒙古人为主形成的
,

但从A B O血型分布看
,

东乡族既不 同 于

甘肃蒙古族 (O > A > B )
,

也不 同于西北蒙古族 ( O > B > A )
,

遗传距离很远
。

这就 从遗

传学的角度排出了蒙古族是东乡族形成过程中占主要地位的民族的可能性
,

表明东乡族并不

是以蒙古族为主形成的
。

那么
,

为什么东乡族与维吾尔族血缘关系接近呢 ? 首先
,

两族没有通婚史
。

据报导
,

东

¹ 刘桂枝 : 《西北地 区七个 民族A B O血型分布特点及分析》
。

º 哀义达等
:

《宁夏回族红细胞血型的研究》
,

载 《人类学学报》 第 4 卷第 4 期
, 19 8 5

» 《积石 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 自治县概况》
,

甘肃民族 出版社19 8 6年 9 月第 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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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族的调查是在甘肃的东乡族自治县进行的
,

受检 512 人三代均未有与外族通婚 史 ¹ ,

且 甘

肃东 乡族与新疆维吾尔族相距既远
,

不可能通婚
。

这就排除了两族因通婚而形成的血缘关系

接近的可能性
,

两族血缘关系接近定有其他原因
。

第二
,

中亚撒尔塔民族是以突厥人为主形

成的突厥系民族
,

而维吾尔族很早就是突厥的一支
,

两族原来的人种底子相同
,

血缘相近
。

第三
,

突厥人原属蒙古人种
,

进入中亚后
,

人种渐趋变化
,

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
,

并以突厥

人为主
,

形成 了一个撒尔塔民族 ; 维吾尔族的先民回给人原也是蒙古人种
,

进入塔里木盆地

和 中亚后
,

人种变异
,

混有高加索类型特征 º
。

因此
,

两族在 以后的发展 中形成的人种特征

也是基本一致的
。

第四
,

刘桂枝说
,

东乡族原是突厥系统的
,

其渊源同突厥有一定关系
。

这

与我们推断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观点不谋而合
。

作为撒尔塔民族后裔的东乡族
,

其血型与维吾尔族接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

第五
,

东乡族的先 民撒尔塔人与维吾尔族有密切

的亲缘关系
。

公元840 年回绝汗国被黯戛斯灭亡后
,

一部迁往帕米尔高原以西
,

称葱岭 西 回

鹊
。

他们在中亚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后
,

多次深入河中地
,

推进了这一地区的突厥化过程
,

他

们中的一部分也融入中亚撒尔塔 民族中
,

成为其组成部分
,

在 以后的交往中
,

撒尔塔人也可

能融入维吾尔族中
。

因此
,

人们也用撒尔塔来称呼维吾尔族
。

以上说明
,

东乡族与维吾尔族

血缘关系接近是有历史原因的
,

由此可以推 断
,

东乡族就是以中亚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
。

我们再来看看东乡族与中亚撒尔塔人在外部体质特征方面有什么相似之处
,

借 以判断两

族的关系
。

如上篇所述
,

中亚撒尔塔人体质方而的典型特征主要是
:

高鼻
,

深 目
,

多须
,

眼

球之色较 浅
,

发色淡黄
,

等等
。

这些特征在东乡族中有明显表现
。

东乡族的体毛较发达
,

特

别是须发较浓
,

卷发者较多
,

眼窝深陷
,

鼻梁较高
,

有的鼻直而外出
。

成年男子 的 胡 子 黄

(红 ) 黑相间者较众
,

其中有些为纯黄色
。

蓝眼睛的人也很多
。

东乡有个地名叫
“
苦格里

”

即源于此
。 “

苦格
” 是东乡语

,

汉译为
“
蓝

” , “里”
是 明初在河州地区实行的里甲制度

,

东乡共分九里
,

苦格里即其一 (后废 )
。

这说明当时这个地方蓝眼睛的人很多
,

现在的苦格

里人的相貌也更类似中亚人
。

东乡人的上述特征与现在的中亚人
,

包括巴基斯坦
、

阿富汗
、

土耳其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

去上述国家访问归来的人亦常说他们之间很相象
。

东乡族还与维

吾尔等民族很相似
,

把东乡族误以为维吾尔族的事
,

在 日常生活和 民族交往中也经常发生
。

但东乡族与蒙古族在外部特征上有很大差别
,

有人曾试图在东乡族中找出有蒙古 族 特 征 的

人
,

结果在逢集 日找了七八个集 (约20 天 ) ,

只看到一个妇女与蒙古族相似»
。

我们认为
,

由于中亚撒尔塔人长途迁徙
,

特别是通过通婚
、

民族融合
,

致使其人种变异
,

体质特征发生

了变化
。

但从今天东乡族的身上
,

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原来在体质特征上的一些痕迹
。

这

表明
,

他们在遗传上有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
。

5. 文化传承
。

研究民族文化的承继关系
,

以此来探讨民族的来源
,

是民族学 研 究 的 主

要手段
。

从文化传承关系上
,

也可 以看出中亚撒尔塔人与东乡族有着 渊 源 关 系
。

试 举 几

例
:

¹ 手工业技术
。

手工业是中亚撒尔塔人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
。

上文提到的东乡地区地名

¹ 徐眠等
:
《甘 肃东乡保安裕 固三个民族的A B O血型分布》

。

º 杨 圣敏
:

《回 纪人的种族特征试析
—

兼评维吾 尔族与其先 民回 蛇之区别》

肃民族研究》 19 8 8年第 1期
。

» 见 马志 勇:
《 “
撒尔塔

”
与东 乡族族源》

。

载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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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映的手工业行业
,

如银匠
、

钉碗匠
、

铁匠等
,

都是中亚地区的传统行业
,

现在东乡族铁匠
、

钉碗匠使用的一些工具也与中亚撒马尔罕地区同行业的工具相似
。

有意义的是
,

东乡族的拼

毡技术与中亚吉尔吉斯人的制毡术十分相似
。

吉尔吉斯人在制毡时
“
常群聚成一圆群

,

中间

堆置羊毛
,

用长杆扑打
,

然后撕成小块
,

铺为两层
,

浇水使透之
,

以席卷之
,

席外缚绳
。

于

是分为两群
,

各有十人光景
,

对面而立
,

甲右用右脚把席卷踢向乙方
,

乙方企踵 以接
,

重复

踢 回来
。

如此踢来踢去
,

约费一点半钟
,

然后解开捆席的绳子
,

再 由妇女捶打三小时
,

毡子

才算告成
。
” ¹ 制毡是东乡族的传统行业

,

东乡南
、

北二岭的制毡术闻名遐迩
,

他们制毡所

使用的工具
、

方法
、

程序与吉尔吉斯人非常接近
。

我们知道
,

吉尔吉斯人早期的历史与匈奴
、

丁零
、

塞种
、

乌孙有密切联系
,

以后有大批突厥人以及葛逻禄
、

回鹊人加入
,

形成于中央亚

细亚 º 。

他们的活动范围大体与撒尔塔人一致
,

有基本相同的族源
,

在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

上互相影响
、

互相渗透是常有的事
。

以后撒尔塔人把这种技术带到东乡并保留下来
,

这是非

常可能的
。

º 商业文化
。

中亚撒尔塔人曾以长于商业而闻名于世
,

在古丝绸之路上
,

继粟特人之后
,

执商业牛耳者就是撒尔塔人
。

东乡民族也善于经商
,

被视为擅长经商的民族
。

东乡族的商业

活动主要是行商和转手买卖
。

这也与中亚撒尔塔人的经营方式相似
。

据《导河县志》载
: “

东

乡多负贩
。 ” 所谓负贩 即行商

。

解放前
,

东乡有所谓脚户
,

数量很大
,

他们主要从事远距离

贩运
,

脚步遍及西北各省和内地
。

他们虽不识文断字
,

但却以诚实和 能 吃 苦 而远近闻名
。

在商业贸易受到鼓励的今天
,

东乡族发挥传统优势
,

男子普遍在 外 经 商
,

经年 不 归 者 甚

众
。

» 饮食文化
。

东乡族喜吃面食
,

尤其是油香
、

油果
、

做子
、

酥撤等油炸食品
,

历史悠久
,

工艺考究
,

色香味俱全
,

是招待客人及馈赠之佳品
。

东乡族的这种食品结构是中亚农业文化

类型的反映
,

也是 中亚人的风味
。

东乡族的食品以炸
、

烙
、

烧
、

烤为主
,

民族学家一般把这

种生计特征归为盆地草原游牧型和绿洲耕牧型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乡族是来源于盆地草

原和绿洲
,

而区别于蒙古族的戈壁草原游牧性生计特征
。

盆地草原和绿洲
,

正是中亚包括我

国新疆一带的地貌特征
。

¼风俗习惯
。

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遗传
,

具有承继性特征
。

东乡族至今还保留着中亚人

的一些风俗
。

如苏湖图 ( 突厥语
,

意为献纳食物) 的习俗
。

它是在娶亲时
,

当主人的亲友娶

亲跑过 自己的家门时
,

主人要在门口路旁设置桌椅
,

摆上撤子
、

手抓羊肉等丰盛的食品
,

供

娶亲队伍饮食
。

这种习俗在中亚一些地方也有
。

À 又如
,

在农历正月十五晚上
,

东乡一些地

方的东乡族要聚在一起跳火堆
、

玩火把
,

并根据火的颜色来判断粮食丰收或歉收
。

在中亚
,

特别是在伊朗也盛行这种风俗
,

叫
“
瑙鲁兹

。 ¼ ” 这个习俗可能是拜火教的遗迹
。

拜火教曾

盛行于中亚的粟特人
、

波斯人中
,

后来有些习俗被保留下来也是可能的
。

突厥也有崇拜火的

¹ 〔美〕岁伯特
,

路威
: 《文明与野 蛮》

,

三联书店 19 8 4年版
。

º 《中国 大百科全书
·

民族卷》 “ 吉尔吉斯 ” 条
,

中国大百科 全 书 出 版社19 8 6年 第 1

版
。

» 马国忠
、

马自祥
. 《关于东乡族族 源问题》

,

载 《西业氏族学院 学 报》 19 82年 第 3

期
。

¼同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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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¹ 。

突厥是中亚撒尔塔人的来源之一
, “

事火
”
的习俗被保留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

。

因

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东乡族中拜火教的遗迹来自其它地方
,

这个地方可能是中亚
,

是由中亚

撒尔塔人带来的
。

½ 姓氏来源
。

撒尔塔人是没有汉族姓氏的概念
,

直至现在
,

大部分东乡族群众对此也很

淡薄
,

甚至有人不知道 自己姓什么
。

撒尔塔人来到东乡地区后
,

由于民族如往日益加深
,

才

逐步采用了汉姓汉名
。

汉姓多源于他们原名的首字
、

尾字和中间的某一个字
,

所以就形成了

脱
、

驼
、

牙
、

下
、

且
、

坡等奇僻的姓
,

这也是只有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东乡为什么有86 种

汉姓的原因
。

现在东乡族姓马
、

买
、

牙
、

下
、

胡
、

丁
、

妥
、

脱
、

驼
、

且
、

坡
、

巴
、

白
、

米
、

仓
、

龙
、

周
、

康
、

肖
、

瓦
、

吃
、

他
、

色的人
,

都 自称是从西域来的撒尔塔人
。

其中的
“
康

”

姓很可能是康国人
。
《辞海》 说康国在撒马尔罕一带

,

粟特原属康国
,

古代康居人和康国人

来中国
,

有的就以康为姓
。

在著名的东乡族史诗 《米拉孕黑》 中
,

有一个叫康通巴咱的地方
,

巴咱是突厥语
,

意为集市
、

城镇
,

康通疑即康 国
。

在成吉思汗攻打撒马尔罕时
,

城里的三万

多康里人纳城投顺
,

并未遭到洗劫º 。

这些人有可能到了东乡地区
,

以康为姓
。

黄文弼先生

说
: “居住在大夏河一带的土人 (即东乡族 ) ⋯⋯大部分来 自西域撒马尔罕一带

。

» ”
所以

这个康姓很可能就是撒马尔罕的康国 (康居 ) 人
,

十二三世纪的撒马尔罕就是撒尔塔人的一

个中心城市
。

通过上下两篇儿个方面的探讨
,

我们初步认为
,

撒尔塔一词自流行于中亚 以来
,

其意义

多有变更
,

在十一世纪以后
,

它是确指一个民族实体的
。

这个民族是由西进的突厥诸部
、

中

亚土著居民和波斯人
、

阿拉伯人融合而形成的
。

他们 曾广泛活动于中亚一带
,

是花刺子模的

主要居民之一
。

十三世纪由于成吉思汗西征的毁灭性打击
,

这个民族逐渐消失了
。

其中一部

分随着成吉思汗用兵西夏和安西王屯兵唐兀之地而来 到东乡地区
,

主要从事镇戍
、

屯耕
、

牧

养等活动
,

以后逐渐转向定居生活
。

约在明初
,

又有一些中亚撒尔塔苏非派教士来东乡传播

苏非教义并定居于此
。

东乡族就是 以这些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一个民族
。

东乡族的自称
、

语

言
、

地理名称
、

遗传特征
、

文化传承也都支持这个推论
。

由于我国民族学界一误再误
,

把中

亚撒尔塔理解为回回
,

把东乡撒尔塔定名为东乡族
,

以后约定俗成
,

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

致

使撒尔塔这个词作为单一民族名称的意义消失了
。

这是应该给予澄清的
。

(贵任编辑 : 杨建军 )

¹ 李国香 : 《为维族神话一辨》
,

载 《西湘民族研究》 19 9 0年第 2期

º 穆德 全 : 《元西域花利子模考》
,

载 《新疆大学学报》 1 9 8 8年第 4 期
。

» 转 引自马福龙 : 《伊斯兰教在宁夏》 载 《西 北通讯》 2 卷 8 期
, 19 4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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